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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三国魏末时期，儒玄思想相互交融与撞击，呈现出多元化的状貌。以此为观察视角，我们看

到这时期的文人创作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体式也表现出丰富的变化。作为这时期文学领袖之一的嵇康，其论

体文表现出儒玄兼具的特殊风貌，既具有儒者之心的内核，又体现着尚玄崇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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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以来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在魏晋之际
遭遇到了玄学思想的猛烈撞击，这种撞击在思想
领域结束了大一统的经学桎梏，促进了人们对哲
学问题更为多元化的思考，因而魏晋玄学成为学
界经常谈论的学术话题。但是，人们似乎过多地
看到了玄学的猛烈，却往往忽视了儒学的坚韧。
其实，这次撞击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而是在撞
击中各自迸发出色彩绚烂的辉光，交相辉映。思
想的变化必然在文学的创作中反映出来，这种多
元化儒玄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呈现出时代的特殊

性。其中论体文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嵇康的论
体文充分反映出这一时代特征。

一、儒玄共存的时代文化特点

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
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在思想文化界居于主流地
位。但是东汉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的黑暗和皇权
的衰落，与之相互依托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影
响，其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其对于思想文化的
统治力也逐渐削弱，道家思想逐渐抬头，成为文
人避世的精神资源。以《老子》、《庄子》和《周易》
做理论基石的玄学思想，逐渐兴起并完善起来，
并在魏晋之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玄学的产生是一个长期酝酿而又特殊开始

的过程。汉末的纷乱导致了儒学的衰微，人们个
性意识的觉醒、曹操名法为主的思想进一步促进
了思想的解放。正始时期司马氏与曹氏在“萧
墙”之内的权势斗争，将知识分子置于水深火热
之中，他们怀有儒家济世的理想，却在现实面前
碰了壁；积极的入世，往往得到的是政治的苦酒，
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于是道家思想重新抬头，知
识分子希望在老庄的庇护下远离政治，明哲保
身，逍遥远祸。玄学终于在儒道之间找到了契合
点，很快获得思想界的认可，成为这一时期的主
流思潮。曹爽主政时期，重用了大批玄学名士，
更使得玄风大炽，以何晏王弼为首的名士们“好
《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１］从上层社
会到民间文士，纷纷以玄谈为贵。
玄学虽然占据了主流，但是儒学并没有消

亡。当时的文人名士仍然将注、释儒家经典作为
一项重要的事业来完成，比如钟会作《周易尽神
论》、《周易无互体论》、《孝敬》，司徒王朗作《春秋
左氏传》等。这时期的学者甚至仍然将儒家经典
作为学问的基础，去加以阐释和解说。比如玄学
领袖何晏就主持撰写了《论语集解》，对此清代钱
大昕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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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
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修方幅，在家
则丧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宁为此论以
箴砭当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答嵇、
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自古以经
训颛门者列入儒林。若辅嗣（王弼）之
《易》、平叔（何晏）之《论语》，当时重之，更
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
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２］。
尽管是玄学家，他却对一部儒家经典做出了

说经之家也难以达到的解读高度。在这部书中，
何晏以玄解儒，在关键地方，运用玄学思想做画
龙点睛的解读。王弼也说：“自然亲爱为孝，推爱
及物为仁也。”“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
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
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
及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３］。儒
学的仁义、忠孝都是有必要存在的，只是要发乎
自然，只要是发自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可取的。
即自然为名教之本，名教是自然的外在表现。
玄学之花开在儒学的秋天，如傲霜的秋菊，

是另一类的风景。王肃是以儒家思想立身，以阐
释儒家经典著作立业的经学家。他先后为《尚
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儒家经典
作注，并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他在政治
上为司马氏效劳，制定礼仪，成为后来西晋建立
礼仪规章的理论基础，但他的经学著作中已经显
现出玄学思想的雏形。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
证》指出王肃的学术思想中兼采儒玄的特质：“汉
儒说经各守师法，至郑君（郑玄）遍治经纬，兼通
古今，择善而从，不执一说，蔚为大师，其学足以
易天下。子雍（王肃）继起，远绍贾（逵）、马（融），
近传父业，乃专与郑（玄）学为雠；其言心之精神
是谓圣，又为玄学之宗。”［４］吴承仕可谓明见，其
实这种玄学特征，早在他成长之初就已经显露端
倪了。《三国志》本传记载：“年十八，从宋忠读
《太玄》，而更为之解。”扬雄《太玄》阐述的是道家
思想，《太玄赋》中就有：“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
氏之倚伏”之句。他跟随宋忠学《太玄》并且能够
为之做注解，可见其思想中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和
深刻理解。另外，王肃的学术著作中，《周易注》
排除章句，注重义理，援道释儒；《孔子家语》着力
于以道家思想论证补充儒家经典［５］。这些都证

明了在经学大师这里，玄学也已经渗透出来。
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玄学家们主张的是

“越名教而任自然”，表面背离了儒家传统，纯任
自然，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都深怀儒家思想。最
为放诞的阮籍，不希望儿子步自己的后尘，最为
狂傲的嵇康也教子以礼。刘伶超脱自然以酒放
旷，向秀玄远深情都展现出玄学思想对其的影
响，但王戎、山涛却更多地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世
的理想追求。

同样，以儒治国的司马氏政权中，司马师是
当时的玄学名士①，在用人方面也表现出玄学思
想影响下的放达旷远；钟会作为司马氏的核心成
员之一，作玄学著作《四本论》。他既跟随服膺儒
教的司马氏，但却还保持着对玄学的热情，并希
望得到玄学领袖嵇康的肯定②。司马氏集团的得
力干将傅嘏表现出标准的儒者风范，但同样也谈
玄论理：“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
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
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倡。”［６］傅嘏、荀粲、

裴徽都是这一时期的玄学家，在傅嘏与荀粲为玄
学的问题问难论辩，彼此争论却不解释的时候，

而裴徽则替两个人解释玄理，沟通双方的心意，

既说到了二人的心里，又沟通两个人的理论，往
往让大家气氛和谐，心情都很愉悦。西晋重臣羊
祜一生积极事功，仁义对人，儒家的仁义礼智、恭
廉俭让在他的身上有很明显的体现。但同时我
们也看到，羊祜淡泊名利，热心《老子》的做法又
是受了玄学思潮的影响。唐人杜光庭《道德真经
广圣义序》著录，注解《老子》诸家中有“晋仆射太
山羊祜”，其文“皆明虚极无为之理，理家理国之
道”，《老子》作为“三玄”之一，得到羊祜的喜欢，

并为之做注，也可见羊祜对玄学的认同与积极的
参与。另外，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
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
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
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
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
（《晋书·杨祜传》）可见，玄风影响之下的游燕山
水之风对羊祜也有所影响。可见在政治领域中
儒学的倡导和施行，并不能阻挡玄学的发展脚
步，它在民间已经蔚然成风。

综上可见，从曹爽到司马懿，虽然有显有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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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晋书·景帝纪》记载：“（司马师）雅有风彩，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
《世说新语·文学》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但此消彼长而又儒玄并存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
形成了魏末时期特殊的文化环境，并进一步带来
了文学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特殊变化。

二、儒者之心与嵇康的论体文

作为“竹林玄学”的领军人物，嵇康尽管自己
也曾说少时“不涉经学”、“长而好老、庄之业”，表
现出适情任性、崇尚自由、随顺自然的玄学家的
个性，但是实质上嵇康对儒家思想却具有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尊崇。
首先，他与传播儒家思想的最高学府———太

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上书，
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
建议。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
（１２４）在长安设太学，主要讲授儒家经典。《晋书
·文苑传》记载，赵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
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
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观君风器非常，
所以问耳。’康异而告之。”石经刻于石碑，主要用
以传播经典。嵇康在太学抄写儒家石经，这本身
就是将儒家经典视为圭臬的表现。《晋书·嵇康
传》还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
师，弗许。”能够得到学经信儒的太学生们如此的
拥戴，如果仅仅是一位冲虚旷雅的玄学名士，相
信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其次，嵇康曾撰著有《春秋左氏传音》。《隋

书·经籍志》经部载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魏中散大夫嵇康撰。”只可惜，嵇康所撰的《春秋
左氏传音》现已散佚，清代学者马国翰据《释文》
辑得五节，据《史记索引》和宋庠《国语补音》辑得
二节，录于其《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春秋类中。
《春秋左传》为儒家经典著作，而嵇康对其关注并
上升到研究层面，说明他对儒家经典著作的重
视。另外，从他现存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对
《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相当熟悉，且运用
自如，时时征引和化用。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
诗》其一：“鸳鸯于飞，肃肃其羽。”“鸳鸯于飞，啸
侣命俦。”既化用了《诗·小雅·鸳鸯》的成句，又
自然贴切的运用了鸳鸯的意象。其五：“寤言永
思，实钟所亲”，是借用《诗·邶风·终风》中“寤
言不寐，愿言则怀”之语，表达对兄长的思念而难
以入睡的心情。他在《琴赋》中说：“若和平者听
之，则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
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
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列举了

在音乐的影响下，一系列被儒家视为仁者的人物
伯夷、颜回、比干、尾生、惠施、石奋的事迹，作者
信手拈来，全无阻滞。本文又说：“总中和以统
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动物，盖亦弘矣！”以此
表明琴的中和之性，而其思想实是源于《礼记·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的思
想是古代道德修养的较高阶段，也是儒家中庸之
道的主要内涵。这些都说明，嵇康受到了儒学的
教育和思想的熏陶，并浸润于他的生命之中。
再次，嵇康入狱后所作的文章真实的展现了

嵇康的内心世界。嵇康被钟会构陷下狱，面对生
死，他流露出最原始的本性和心底最真实的感
情。在《家诫》中，他对儿子谆谆告诫，不厌其烦，
完全不像平时的任诞。明人张溥说：“嵇中散任
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７］一句“教子
以礼”，展露了嵇康对名教礼法遵从的内心真实
世界。鲁迅对此曾论道：“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
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为他们生于乱
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
教到固执之极的。”［８］他相信礼教，只是不满于司
马氏政权借经学、名教与礼法做名堂，做统治的
工具，因而才在《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等论
体文中猛烈抨击“正统”儒学的虚伪与卑劣，汪洋
恣肆地直斥六经，痛斥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
而其真实的内心还是希望“怀抱忠义”，坚定儒家
世教的立场。
嵇康对名教的坚定信仰，加重了其对司马氏

政权伪名教的厌恶，因此他不惜与好友山涛绝
交，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态度鲜明的表达了自
己与司马氏政权不合作的态度。他的《管蔡论》
更是将矛头直指司马氏父子。他在文中为管叔、
蔡叔翻案，认为他们原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
的贤者，所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
之”，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而并非因为亲情。嵇康
在文中说：“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惟此言之，
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
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若此，三圣所用信
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明代张采
《三国文》评论此文说：“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
马执政，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
所以讥切司马也。”张采的评论，非常精准地说明
了这个问题。嵇康对周公的微辞，表达的是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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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摄政自比的司马氏父子的不满。
嵇康的《圣贤高士传》集中体现了其对上古

以来圣贤高士的崇敬之情。这正如他在《与山巨
源绝交书》中畅想的理想人生一样：“尧舜之君
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
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
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
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在嵇康看来，建
功立业之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这才是理想的
功成。他作《高士传》，撰述了范蠡、屠羊说、鲁连
这些功成身退、奇伟高蹈﹑不慕荣利的高士，就
是这种心理的直接反映。他希望建功立业，然而
却因为自身孤高的品性，看不惯司马氏的残酷杀
戮，又因为自己与魏室姻亲的关系，使他被迫放
弃了出仕的理想而走向竹林，锻铁谈玄，追求
高义。
笃信儒教的嵇康，在乱世黑暗之中找不到重

建光明之路。内心的激愤无处排遣，惟以老庄思
想来化解，在玄学的妙解论难中，在对前贤高士
的仰慕中寻找安放心身的灵祗。在嵇康的《与山
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自述了自己由内儒转而外
玄的过程和原因：“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
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

三、玄谈之风与嵇康的论体文

魏晋之际，论体文格外兴盛。对此，刘永济
先生认为，魏晋之际论体文兴盛的原因，是“人竞
唇舌”的玄谈，带动了“论著之风郁然兴起”［９］。
事实的确如此，这一时期像何晏的《道德二论》、
《无为论》、《无名论》、《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弼
的《难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
论》，钟会的《四本论》，都是以论辩的形式谈玄说
理。而魏晋清谈之风的盛行，对论体文的风格也
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他们的论体文创作以
玄谈内容为主，阐释观点，进行辩论；另一方面，
在著论中，他们将论体文作为玄谈内容的延续和
深化，多方面运用了玄谈的辩论方法。嵇康的论
体文，则更是在此基础上，研习玄理，考辨名实，
表现出尚玄崇理的显著特征。而且从形式上，嵇
康论体文也绝大多数是与他人相互辩难①。
嵇康对老庄的自然思想颇为尊崇。在《养生

论》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认为神仙
是存在的，虽然神仙的得成有其天赋自然秉性：
“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但养生
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
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坚信养生
可以长寿。但想要通过养生以致长寿，便要遵循
自然之理，顺应物性，达到形神相亲的玄学高度：
“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
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
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
里俱济也。”强调形神关系，并指出欲“形”长存，
必须养“神”，而养神的关键则在于“清虚静泰，少
私寡欲”，即抑制欲望，淡泊名利，静心养性，用玄
妙的“道”持守自己，用和谐平顺的方法调养
自己。
嵇康养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音乐，因而他

的论体文于此颇多论述。在他看来，音乐是生命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养生论》说：“蒸以灵芝，润
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这是因为音乐的
本质是“和”，有助于养神。在《声无哀乐论》中，
嵇康强调自然的阴阳变化在本性上是永恒的和

谐的，这个朴素的哲学命题被嵇康用以阐释自己
的音乐理论，因此他多次谈到音乐与“和”的
关系。
嵇康认为声音的“和”是来自于自然，自然的

音乐的本体是阴阳的协调，所以与人的哀乐是没
有关系的。针对秦客提出的音乐中含有人的哀
乐情感的命题，嵇康做出反驳。他认为音乐之中
不含有人的哀乐情感。这是因为首先音乐是自
然的产物，哀乐之情是人的心理活动，二者“殊途
异轨，不相经纬”，不是同一个理论范畴，不存在
交集；音乐对人具有的巨大感化作用是音乐和谐
的旋律引发了人的个体自身已有的情感，并非是
音乐本身具有哀乐的特征。秦客代表的是儒家
正统的音乐思想。即《礼记·乐记》所阐述的：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将音乐与
哀乐，乃至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认识。认为音乐
具有确定尊卑，控制情欲，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
作用。而嵇康的观点则体现了其崇尚自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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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嵇康的论体文与其他作者辩难的情况：《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是与向秀的《难养生论》辩难的作品；他的《难自然好学论》对应
的是张邈的《自然好学论》；他的《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对应的是阮德如的《宅无吉凶摄生论》、《释难宅无吉凶摄
生论》；他的《释私论》对应的是曹羲的《至公论》；他的《明胆论》是与吕安互相辩难争论的内容，合成一篇。参阅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
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２４８。



贯主张，他借用玄学的“名实”辨析，对“音乐”这
一概念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从玄学的思辨出发
论证了这个问题，令人耳目一新。嵇康的音乐思
想，究其本质也是道家天道自然观的直接反映。
嵇康的论体文不仅在思想上受道家影响，在

行文论辩的方式方法上同样如此。其《养生论》
以批驳世人谬说起笔，清新醒目；继而提出自己
的养生观点在于形神相亲，然后层层论证分析世
人不能长寿的原因，并提出了养生者的做法。文
章结构严谨，立意新奇，析理绵密，广征博引，纵
横阔论，尽显庄子洒脱恣肆的风格特点。在辩难
时，嵇康的论体文采用了玄学清谈中的辩难方
法。《答难养生论》中说：“又责千岁以来，目未之
见，谓无其人。即问谈者，见千岁人，何以别之？
欲校之以形，则与人不异；欲验之以年，则朝菌无
以知晦朔，蜉蝣无以识灵龟。然而千岁虽在市
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则
狭见者谓书籍妄记。”养生本就是富有争辩的话
题，而嵇康这样首先假设未知的千岁之寿是成立
的，将之作为已知条件。然后反过来推理，即使
有也是无法分辨的，即以所谓“已知”推断“未
知”，甚至是拿未证结论作论证前提的方法，更见
出玄学清谈演绎推理的特点。无怪王世贞《艺苑
卮言》说：“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饰，想于文亦
尔，如《养生论》……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
相续，然独造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
而醒。”［１０］

嵇康的论体文以玄谈为主要内容，以论难为

主要形式，以行文的汪洋恣肆、犀利有力呈现出
对庄子行文风格的模仿和超越，有力的展现了魏
末时期玄学发展的进程。但与此同时，他内心笃
信的儒学根袛，在作品中，在行为中总是不可抑
制的流露出来，时隐时现，如飞龙探爪，让人得窥
真心。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他的论体文中，使之
呈现出既有儒家的建功立业、温柔敦厚的外观，
又多了玄学家汪洋恣肆、洒脱犀利的气势和美
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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